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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凤玲

我的清华“缘”

与清华结缘，与同学相识，四十年过去了。风风雨

雨，感慨万千，弹指一挥间。

“错而不过”的缘份

1970年，我还是个回乡青年，当在报纸上和广播里

听到“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的消息时兴奋不已。彼

时的我已经从农村生产队社员、中心小学民办教师被选拔

为乡政府的干事，这在没有学上的年代，已经是令人羡慕

的工作了，可我一直不甘心就这样定格在“高一”文化水

平上。但没想到的是乡领导不让我报考，理由是要作为乡

政府接班人培养，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1972年初，我事先与乡领导立下“君子协定”，报

考吉林师大，毕业后回乡当老师，乡领导同意了。经过报

名、推荐并参加了文化课考试，几周之后我接到了面试通

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老师问了我一些有关物理、化学方

面的知识，还测试了几句外语口语。当我面试出来时，教

育局一个干部告诉我，那位主持面试的是清华大学的刘金

尧老师。这个意外令我不解，但后来得知，当年清华大学

通过吉林省分配给通化县仅一个名额，而清华的招生老师

坚持按文化测试成绩选取。就这样，几天之后，我幸运地

收到了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属于当时

的电力系即现在的电机系）的录取通知书。

无意中得到的才算得上是缘分吧。这一意外为我和家

人带来了无限的欣喜，而我的内心深处又隐隐有所不安，

那就是我与乡领导立下的“君子协定”。

1976年1月，我们毕业了。在做毕业选择时，我的家

乡正在建设湾湾川水电站，于是我要求分配回该水电站从

事电站技术方面的工作，也算是兑现了我当初的承诺。然

而系人事科通知我留校工作，系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

说，学校已与吉林省有关部门协调好了，同意你不回吉

林，就安心在学校工作吧。

能留在清华这座知识的殿堂里工作是难得的，可对于

我这样“有约在先”的外地人而言还是很意外。正是这两

次“意外”，让我在清华学习、工作长达22年；由此产生

的压力和动力，使我走上了一条自己从未曾设计过的职业

之路。

筑巢“发21”

1976年初，我还没有摆脱对“火热”的班级生活的依

赖，便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分赴祖国各地的同学。带着孤独

感的我开始了青年教师的新生活。我搬进了单身宿舍“明

斋”，一个不足十二平方米、两张双层床的小屋，和基础

课数学教研室的老师合住，这就是我的“新巢”。

当时青年教师的条件就是那样简陋。然而，就是这间

简单的家里，聚留着发21班（“电力系发电厂及电力系

统专业72年入学1班”，简称发21）的气息。除我上学时

的被褥、几件衣服和所学书籍外，其余家当都是同学留下

的：方形的纱布蚊帐、剪刀、书架、雨衣、雨伞、用于煮

挂面的小煤油炉，还有水杯、碗筷及各种书籍，最重要的

算是同学留给我的那辆红旗牌“二八”加重自行车了。当

时有私家自行车的人为数不多，这辆自行车一直伴随着我

在清华园生活了十多年。另有一个大木箱子是用同学留下

来的木板、木条自己钉起来的，放到双层床下，为放衣物

之用，这就是我当时在清华的所有家当。

大学班级同学的“遗产”，为我创造了居家条件，帮助

我迈出了清华工作的第一步。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

里总是暖烘烘、甜滋滋的。

高原的考验

毕业后工作不久，学校组建“赴西藏学习服务小分

队”，我作为带队教师同建筑系、水利系另外两支队伍一

李凤玲1972年进入清华学习时，在二校门校址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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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奔赴西藏。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设计、建设羊八井地热

“实验电站”。

羊八井地处西藏当雄县境内、念青唐古拉山脚下，平

均海拔4300米左右。羊八井地热田世界闻名，开发羊八井

地热田是国家关于西藏建设的战略工程（称为“九二三工

程”）。上世纪70年代的西藏与今天相比，显得更加遥远、

令人陌生并充满神奇。即便是夏季，羊八井仍有着一天四季

的气候。我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活动木板房，夏季的夜里也

需盖着棉被、再压上羊皮大衣，还有屋顶凝结的水珠时不时

滴到脸上；吃的是半生不熟的米饭和青稞馒头；没有蔬菜，

只有按人定量的牛肉罐头和漂着几片压缩干菜叶子的菜汤。

在那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从钻井、测试、设计、制造到土

建、安装、调试，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几乎参与了所有的过

程。终于在九月底的某个晚上，我们的试验电站成功发电

了，羊八井从此结束了无电的历史！那一夜的“九二三”工

地灯火辉煌，一片沸腾，我们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一张张

挂着“高原红”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清华园里的“再教育”

我毕业后留在清华工作是幸运的，因为清华有一种看

不见的“场”，置身其中，催人奋进。

必须承认，我们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

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首先选择了抓科技、抓教育及人

才培养工作，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紧接着召开了“全

国科技工作会议”，可谓在“拨乱反正”中迎来了“科学

的春天”。这一点，我们在学校工作的同志感受更深刻，

自身的压力也更大。面对新形势的压力我苦恼过，也迷茫

过，在组织的关心和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一条“再学

习”的拼搏之路。我在教学和学生辅导员工作之余进行相

关的学习准备，随后参加了1983年清华大学电力系及其自

动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与恢复高考后同专业第

一批大学毕业生竞考并有幸被录取。经过近三年的脱产学

习，于1986年6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清华大

学工学硕士学位，同年被聘为讲师。之后，又继续我在清

华的专业业务及党政工作的“双肩挑”之路。1989年和

1993年先后经过专家答辩和评审被授予副教授和教授职

称，并被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

荣誉称号。

从政兼教的十年

1994年1月，经学校推荐和市委组织部门考察，我意

外地被调到海淀区人民政府，在同年三月的区人民代表大

1976年10月，西藏羊八井第一座试验电站落成，李凤玲（右一）在现场培训工人

1986年，李凤玲和导师孙绍先教授在清华大礼堂前合影

会上当选为副区长，分管文教方面的工作。至此，我在清

华大学学习、工作已近22年。

因为在学校的时间太长了，而清华园的社会服务体

系又比较健全，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很少与校外社会机构

打交道，因此对首都区级政府了解甚少。打破了学校那种

有规律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一开始很不适应，但一经适

应，便感觉得到地方政府工作的确具有挑战性，也有很大

的思考和创新空间。

在海淀工作四年半后，1997年5月，我被调至朝阳区

政府，同年当选为区长。1999年的“建国五十周年”大型

国庆庆典之后，我又被调到北京开发区任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及经济技术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党、政、企一

身兼，一干又近四年。

近十年的地方政府工作，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

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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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这给各级政府

提出了挑战，也提供

了广阔的工作舞台，

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

锻 炼 ， 也 有 很 多 感

悟。可以说，在改革

开放和经济转型的过

程中，在现行体制和

社会环境下，做为地

方政府的主要领导，

无论你是否主动认真

地安排事做，每天都

会有很多计划外的事

情找到你，你会“被

安排”得很“充实”；无论你是否用心做了事，都会有

人为你总结出一堆的成绩；无论你的讲话是否经过自己

的认真思考、是否切合实际，总会听到人们的赞美，一

定有人“狠抓落实”。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及政府职

能转变还远远没有到位、科学发展观还未见诸于广泛

行动，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和政绩标准还不足以让领导干

部放弃短期行为、兼顾经济社会两个效益，眼睛“向上

看”比“向下看”更为时尚，按“需”说话比说实话更

能得到实惠的情况下，能从心浮气躁的官场环境中解脱出

来，沉下心来认真做政府官员该做的事情并力求把事情做

好，坚持“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不容易的。我虽

然未能做得很好，但是我切实努力去做了，而且是始终如

一、无怨无悔、尽心尽力地在做。回顾起来，清华大学

“求真、务实”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风熏陶以

及工科专业“系统工程”的严谨思维方式的养成训练对我

有着较大的帮助和影响。

由于有着二十多年的清华大学学习与工作经历，有着

难以割舍的专业业务情结，在从政的近十年时间里，我一

直担任着清华大学电机系及热能系兼职教授工作，每年校

庆前后在学校开设讲座、组织相关论坛并指导研究生论文

工作。在繁重的政府工作中兼职大学专业业务工作，尽管

所占比重不大，还是很花费精力的。当我走过了“从政兼

教”的十年历程回头看时，更能体会到清华“百年担当，

矢志笃行”的潜在影响及魅力。										

久违的“回归”

2003年初，我被市委调任“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

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2004年该公司又与北京市综

合投资公司重组组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我

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领导一家电力投资企业，对我而

言有不务“政业”务“学

业 ” 的 归 队 之 感 。 就 这

样，在电力投资领域一干

又是六年。这六年内，经

历了“非典”、亚洲金融

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等影

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危机事

件，也经历了奥运会这样

的重大国际赛事，对电力

供应与电力安全保障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但无论何

种情况下，企业都保持了

健康、快速发展。如今，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的电力

业务已经扩展到内蒙古、山西、河北、宁夏、山东、四川

等十余个省市，总资产接近千亿，净资产超过300亿，权

益装机容量近1600万千瓦，成为北京市大型国有企业中

效益较好的重点企业之一。由于年龄关系，2008年底我

退居“二线”，在壮志未酬的心境下为“久违”的事业

（如前所述，电力是我的专业）画上了句号。

清华百年的沐浴

2011年是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我有幸受顾秉林校长

的聘请，担任“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顾问委员会”成员，也

因此有机会更多地接受母校的“百年沐浴”。

从2010年4月至2011年7月，清华百年庆祝活动持续

了15个月，可谓精彩纷呈。然而，我所感悟的至深之处，

并非清华的百年资格，以及由此形成的大学品牌，而是清

华的精神，包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严

谨、勤奋、求实、创新”及“行胜于言”的学风与校风；

“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术风格及“顶

天、立地、树人”的科研宗旨。正是这种精神影响着几

十万清华学子，铸就了清华大学“人文日新”和“百年担

当、矢志笃行”的精神魅力。这种清华精神由一代又一代

清华人以思想和行动传承着，以清华人的智慧和汗水诠释

着，又以清华人持续的创造和贡献光大着。

清华的“百年沐浴”激励着我们每一位校友和社会上

关注清华的每一个人。虽然我即将完成工作职务所赋予的

社会责任和使命，但我还有时间和精力，“为祖国健康工

作五十年”的目标还未实现，我要继续为传承清华精神，

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的幸福之旅

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之后，少了很多责任，富余精力

李凤玲在发电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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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了。于是开始了我早就想做而不能全身心做的公益事

业。2009年10月，在多位朋友和学生的支持下，我们同

为发起人和捐赠人的“修实公益基金”正式设立启动了。

政府有关部门、公益界的同仁及熟悉我的一些朋友们也前

来参加活动，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事实上，我很早就关注和参与着公益事业，在海淀区

和朝阳区两个区政府、北京开发区及北京能源投资集团工

作期间，我先后倡导并组织在河北西柏坡、吉林通化、西

藏羊八井、内蒙古凉城县等经济落后地区或革命老区捐建

中、小学若干所，我家乡的乡路、学校、敬老院、路灯照

明等都是我动员一些有公益心的企业逐年捐款建设的。修

实公益基金设立一年多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及同事们的

共同努力下，已经在教育、文化、环境保护方面实施了多

个公益项目：捐建的西藏纳木措中心小学教学楼已竣工，

在西藏当雄县及内蒙古凉城县近20个学校捐建的图书室已

投入使用，第一批	“爱心图书收集箱”已在北京多个机

关、企事业单位及学校发挥作用，中国老年教育课程体系

研究成果已完成，内蒙古环境保护教育示范基地已启动，

设立在西藏当雄县的“阳光京蕾”奖学、奖教金已经在该

地区学校及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传统文化的挖掘和

传承工作也已起步……

公益事业是幸福的事业，越做幸福感越强。当我回到

家乡看到学校崭新的楼房取代了原来那几栋已被风雨撕裂

了墙壁的危旧房屋时；当我看到学校已集中供暖，学生告

别了在教室里生火、在烟熏火烤中学习的岁月时；当我看

到曾在冰冻的屋子里学习和生活的藏族孩子搬到了窗明几

净、温暖如春的教室或图书室里学习时；当我听到我个人

资助的藏族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考上大学时；当我看到敬老

院老人告别了火炉、能在浴室里洗澡时……

心里的幸福感无以言表。

我深知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城乡差

别、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还很大，一些政

府一时还顾及不了的事情，一些暂时还难

以解决的困难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去关注。

我也深知一个人、一个公益组织的力量是

微不足道的，但是可以通过我们持续不懈

的努力唤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更多人的

积极参与。

我出生在东北大山里的贫困家庭，因

上不起学初中辍学近两年才得以复学，我

深知那种想上学又上不起学的内心苦楚与

纠结。我的幸运在于一个“缘”字，因为清

华之“缘”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更希望能为

那些生活在艰苦环境下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创

造更多的“缘”，上大学、或许进清华。因

此，我正在努力为我所受益的母校清华大学

设立一支奖励学金，专门用于支持那些来自

贫困地区的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并

依他们的专长而继续深造，终有所成。我深

知这条路很艰难，但我说：这是一条“不归

路”，干上了就要一直走下去！

上善若水，心海一片平静；厚德载物，

万事基业垂成；天道酬勤，伴随苦乐人生；

道法自然，信念日月永恒。

（作者系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顾问委员会

成员、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修实公益基金”发起人和捐赠人）

李凤玲与西藏纳木湖乡中心小学的学生

李凤玲在修实公益基金捐资助学西藏纳木湖乡中心小学仪式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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